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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赝品
世上最危险的赝品，莫过于与真品惊人相似的仿造。宗教上的假道亦是如此。假道之所以致命，并且时常被人们所容忍，而未被识别并揭露，根源就在于此。
许多基督徒担心，在揭露一个看起来与真理中那最美好的事物极其相似的谬道时，会被误解。因为最美好的真理与最可怕的谬道之间，往往只是一线之隔。他们担心在揭穿谬道时，反被说成是在攻击真理。
撒但是否真的伪造了一些酷似基督教中最神圣之真理的虚假教义？确实如此。而这些谬道和真理的区别往往是太过细微，以致于连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也都缄口不言，不愿公然反对。
许多真诚的信徒辩称，这些不同的观点是如此地接近，以至于不应当在它们之间制造争议，那是小题大做。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是措辞上的不同罢了。
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撒但,是位老谋深算的心理专家。那么，他是否早已洞悉了人类这些可预见的反应，并且巧妙地制造出与真理仅有毫厘之差的假道，以利用人们的这些心理，使之难以察觉并反对？我深信，撒但会运用他在六千年中所积累的、对人心的深刻洞察，来迷惑世人。
正因如此，错谬之路常常紧贴真理之道，甚至真假难辨。撒但赌的是，大多数基督徒会不愿意去反对那些看似和真理极其接近的谬道，尤其是当那个真理关乎十字架的救赎，或是圣子完美无瑕的人生。
毕竟，谁会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是在反对真理或是在毁损基督的圣洁呢？相比之下，容忍那些带有偏差的观点，似乎比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去驳斥一个几近完美的谬道更为稳妥。
我深信，撒但早已狡猾地制造并广泛传播了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谬道，并借此衍生出一整套环环相扣的错谬教义。而这一切，无不围绕着每一位忠心信徒心中那最神圣的主题——因信称义、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对罪的得胜。
毫无疑问，在这些错谬的系列观点之间，存在着一条令人信服的、符合人类逻辑与推理的链条。若其中的一点是成立的，则其余观点也必然成立；但只要一项有误，则其余观点的可信度也就随之丧失。
原罪的真相
我们下面所要探讨的一系列谬误的源头，很可能始于“原罪”的观念渗入早期教会神学体系之时。
最初，人们相信，亚当的每一个后裔，都与生俱来地从始祖那里承袭了一个软弱的、有犯罪倾向的堕落本性，这是基于圣经的真理。但是后来，人们从这一真理出发，逐渐将之演变成另一个错误观点，即：亚当的罪也会归给他的后裔。
事实上，在推动“罪会遗传”这一错误观念的过程中，神学巨匠奥古斯丁的影响可谓首屈一指。此后，经由马丁路德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之手，这一观念最终渗入到众多的新教教会之中。尽管该教义在早期教会曾引发了巨大争议，但今日的大多数基督徒却都不假思索地将之接受为真理。
当然，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在“本性遗传”与“罪责遗传”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别，都是微乎其微的。然而，这种差别却也是致命的。
正是因为亚当的每一后裔，都从来当那里遗传了一个带有犯罪倾向的堕落人性，所以才导致任何人在尚未悔改重生之前，都无法胜过这一有犯罪倾向的本性，所以才注定犯罪。这既是真理，也是事实。
然而可悲的是，基于这一事实，人们很快又陷入了另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认为，亚当的每个后裔一出生，就会因为带着亚当的罪，而被定罪，这就是所谓的“原罪”观念。
但事实上，遗传了有犯罪倾向的堕落人性与遗传了罪，这二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差别。正是由于人们忽略了这一极其细微的差别，才衍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错谬教义。
（校对者注：我们必须牢记，虽然有犯罪倾向的堕落本性，会将人推向罪，会拉扯着人去犯罪。但它本身并不是罪，它是一种软弱的人性，我们不能将之定义为罪。这就好比，你不能将一块特别适合制造椅子的木料，说那就是椅子。我们的确从始祖那里遗传了一个有犯罪倾向或是倾向于犯罪的软弱人性，但我们既不能说那就是罪，也不会因此被上帝定罪。因为罪的本质乃是：一个人在思想或行为上，经由理智允许，选择了违背上帝的旨意或怀抱恶念，这才构成了罪。而堕落的本性并不是我们主观意志选择的结果，因此也绝不会被定罪。）

对此，上帝曾藉先知以西结之口，掷地有音地宣告：“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以西结书 18:20）
这就表明，亚当的后裔虽然从始祖那里遗传了一个倾向于犯罪的软弱人性，但绝不会因亚当的罪而在一出生就被定罪。
婴儿洗礼与圣母
作为“原罪”这一错谬教义的逻辑延伸，天主教随即发展出一套严密的“婴儿洗礼”的教义。天主教宣称，唯有藉着“洒水”这一圣礼，婴儿才能摆脱从亚当而来的“原罪”。
由于孩子的得救与否完全取决于这一洗礼，所以这个仪式便被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权，倘若母亲与胎儿同时面临生死抉择，那么母亲就必须被迫牺牲。不但如此，天主教的医生和护士们，还受训掌握了一套在胎儿未出母腹、生死未卜时就为其施洗的“宫内胎儿洗礼术”，以解决胎儿的原罪问题。
接着，原罪的教义，又催生了天主教“圣母无染原罪”的信条。很显然，如果每个婴儿一出生就带着“原罪”，那么就必须得找个说法，用以证明耶稣在出生时没有“原罪”——只有这样，祂才能成为人类完美无瑕的赎罪祭。
有人说：“耶稣不是圣灵感孕吗？”但耶稣是有肉身母亲的，耶稣的肉身和人性，都是来自他人类的母亲马利亚，不然，耶稣就不是完全的人。这在神学上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原罪”的难题，天主教谬称，玛利亚的母亲，在孕育玛利亚时，其受孕就是一个神迹，所以玛利亚在出生时是没有沾染原罪的。这样一来，耶稣虽然经由人类的母亲所生，却不至于沾染亚当的原罪。
由于天主教将马利亚和耶稣，都视为与人类截然不同，都没有遗传亚当的“原罪”，这一观点继续延伸，便使天主教建立了一套不合圣经的“人间祭司制度”——倘若上帝的儿子未曾取人类堕落后的本性，就意味着那从天而降的梯子，从未真正降至人间——圣洁的上帝与堕落人类之间的鸿沟，依然未能弥合。因此，必须另寻途径来完成这种联结。
起初，天主教将这一在上帝面前为罪人代求的职分，托付给地上有着堕落本性的神父，随后，这一中保的角色，又被归于那些曾有堕落本性、却被教会封为圣徒的人；最终，连天使与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也被赋予了在上帝面前为罪人代求的地位。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在真理教义上的微小偏差，就会引发一连串的教义混乱。

堕落还是未堕落的人性？
现在，让我们看看原罪教义对新教各教派的影响。面对基督人性的问题，他们是如何避免让自身陷入神学困境的呢？
虽然他们拒绝了天主教的“圣母无染原罪”的教义，却又发明出另一个同样不合圣经的教义——他们将基督从亚当堕落的家族中完全地剥离开来。这种观点宣称：耶稣是以特殊方式成了肉身的，从而免于承袭亚当后裔的堕落人性。祂生来就具有亚当未堕落前的人性，并且，他是在那一人性中活出了圣洁无瑕的生活。
我们再次惊叹于错谬教义的精妙伪装。他们宣称，耶稣确实拥有完全的人性，但是祂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这样才能免于沾染“原罪”。
这是对真理的严重偏离吗？我们是否必须在耶稣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还是“亚当堕落后的人性”之间作出选择？许多真诚的信徒认为，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它在实际应用中毫无意义。
但事实上，这一微小的偏差，却为其它一系列错误结论埋下了伏笔，而那些错误结论，则动摇了新教信仰中最为宝贵的真理根基。
首先，这种教义与圣经的明确教导背道而驰。圣经中至少有六处经文向我们保证，耶稣取了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性。
希伯来书2:11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祂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来2:11）既是弟兄，就意味着拥有相同的血脉和本性。基督是那使人成圣的，我们是那得以成圣的。只有我们和耶耶稣都“出于一”——拥有同样的本性，祂才能称我们为弟兄，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祂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乃是取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本性。”（来2:16 KJV直译）倘若耶稣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本性，这里又怎会说，祂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本性呢？这一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在于：祂并没有取天使或是亚当未堕落前那超凡脱的人性，而是取了亚伯拉罕的每个子孙都具有的堕落后的人性。他们的肉体和心志是软弱且先天就倾向于罪的，耶稣也是如此。
但我们在此必须强调，堕落的本性并不等同于罪，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拥有堕落的本性而被定罪，耶稣亦是如此。祂承袭了软弱且有犯罪倾向的人性，不等于祂就有了罪。耶稣带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像我们一样受到试探，但祂从未屈服于罪，心中从未在怀抱恶念。祂从未因顺从试探而生出任何犯罪的意愿。祂拒绝了一切罪恶，并保持着纯全与圣洁。
也正因此，祂才为一切生在世上、且受制于堕落本性的人，树立了一个全然得胜的榜样。正如圣经所说：“所以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来2:17）

祂为何要取我们的人性？
祂为什么必须要以和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性来到世上呢？是为要体恤我们人性的软弱，从而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当圣经说，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相同”时，那是否意味着祂应该在人性这一根本性质上与弟兄相同？当然。
论到基督，保罗曾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罗1:3）若要将这话理解为基督从马利亚承受的是亚当未堕落的人性，那完全不合逻辑。大卫的后裔在肉身上是怎样的，我们的主也是怎样的。除了耶稣以外，大卫的所有子孙，都曾屈服于堕落本性中的犯罪倾向，进而犯下各样的罪。
耶稣虽然与众人同样承袭了大卫后裔的本性，但祂并未顺从这一本性中那固有的犯罪倾向，祂从未向软弱屈服。尽管祂在各方面所受的试探与我们别无二致，但却从未在任何一件事上对试探作出回应。祂的生命始终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属灵堡垒，抵御着那恶者的试探。
藉着完全倚靠天父同在的力量，耶稣向世人彰显了大卫每一个属肉体之后裔皆可经历的得胜。
我们再次读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来2:14）请注意这位受灵感启示的圣经作者，在这里是如何极力强调基督与人类在肉身（即本性）上是完全相同的。这里说：“祂也—照样—亲自。”一连用了三个看似重复的词。祂为何要如此？正是为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耶稣取了与人类相同的本性。正如“儿女”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取了这同样的血肉之体！如此清楚明白的宣告，又怎会令人误解呢？
（校对者注：一些人声称，这里说的是“血肉之体”而非“人性或本性”。倘若此处的“血肉之体”只是指耶稣和我们一样拥有血肉筋骨皮，那么，这样的强调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然而，若这里的“血肉之体”以及整个新约中所强调的“道成肉身”，皆是在指耶稣取了人类堕落后的本性。因为只有耶稣具有和其弟兄完全相同的人性，祂的得胜才能成为我们得胜的榜样，祂也才能真正的体恤我们的软弱，甚至说，祂才能真正的被视为是我们中的一员，并与我们分享祂的得胜。）

耶稣承袭了遗传而来的软弱
顺便说一下，这些受圣灵启示的话语，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基督所取的正是“与儿女相同的”血肉之体。这难道不是毫无疑问地揭示了基督所具有的人性吗？
亚当在犯罪之前，可曾生过儿女？并没有！事实上，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都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才出生的，因此，也无一例，全都遗传了亚当堕落后的人性。所以，当希伯来书宣告说，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时，这里的“照样”指的是什么？指的正是“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血肉之体——即本性。
那么，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血肉之体呢？——带着犯罪倾向的堕落肉体！在亚当所有的后裔中，是否曾有过无堕落本性的血肉之体？绝对没有！所以，既然耶稣“也照样亲自”取了与“儿女”相同的血肉之体，那么这血肉之体就必然是带着堕落的本性。除此之外，别无可能。然而，祂却是全然无罪的，因为祂并未犯罪。
有位作家看到了圣经中这一清晰立场，便作了以下凝练的阐述：
“上帝的儿子即使取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时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四千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可在祂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斑。祂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历代愿望》第4章）
这段话揭示了遗传律的运作机制。这与保罗的宣告完全契合，即耶稣拥有与“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完全相同肉体本性——这显然是在谈论遗传问题。
然而，假设耶稣在出生时拥有的是亚当堕落前的本性，那么对于耶稣，“遗传”这一提法本身就荒谬至极，因为亚当堕落前的那个本性，并不是从他的父本遗传而来，而是被上帝所造。的怪，根本谈不上遗传。那么，如果耶稣所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而那个人性却并非遗传而来。这样，基督的人性也就无“遗传”可言。
如果耶稣取的是亚当堕落前的本性，而那个本性又毫无遗传而来的犯罪倾向，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何要强调说，耶稣乃是取了与“儿女”相同的血肉之体呢？要知道，任何被称为“儿女”的人，都必然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了有犯罪倾向的软弱人性。
然而我们确知，造物主在造人之初，并未将任何软弱放入始祖的本性之中。亚当在堕落前，并不需要和遗传而来的犯罪倾向争战，他完全有能力永不犯罪。那么，耶稣作为完全的人，祂是否曾宣称自己拥有那同样的能力呢？并没有。相反，祂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约8:28）基督曾多次表明，祂的一切言行，都完全依赖于祂的父。这也是一切重生之人的榜样。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为神子，基督并不具备上帝的神性与全能？恰恰相反。祂是完完全全的神，正如祂是完完全全的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本性——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并未融合成某种既非神也非人的“混合体”。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当基督在世以肉身生活时，祂可以随时调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然而，我们务要铭记的关键点在于：祂并未动用祂神性的能力来帮助自己对抗从人类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软弱与犯罪倾向。祂选择完全以人类所能获得的能力去在世上生活，就像我们在世时所必须经历的那样。为了得胜罪恶和肉体中犯罪的倾向，基督时刻且全然仰赖天父的力量。正是凭着这种信心和依靠，祂战胜了魔鬼，堵住了试探的每一通道，活出了全然顺服的生命。
因祂带着和我们一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却从未屈服于这一人性，便为世人立下了典范——凡是亚当的后裔，皆可藉着倚靠天父的能力，而在这同一堕落的本性中度一种全然得胜的生活。 
撒但曾在旷野试探耶稣，要诱使祂动用自己的神性来缓解饥饿的痛苦。撒但深知，耶稣拥有施行神迹的神性能力，因此他企图诱使基督运用祂的神性来解除困境。
那么，为什么倘若耶稣真的这样做了，这对撒但而言就是重大的胜利呢？因为这将为他对上帝的指控提供有力的证据——即：上帝所要求的顺服，是凡有血气之人所无法做到的。
倘若耶稣未能在与我们相同的人性中，运用我们同样可以运用的方法与能力（祈祷、降服、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试探，那么就是向魔鬼证明，上帝对世人所要求的顺从，是一项无法达成的要求，进而证明，上帝对受造生灵提出的顺从之要求，是武断且不合理的。
撒但十分清楚，耶稣若运用祂的神性来自救，就意味祂对我们的拯救宣告失败。因为我们不可能运用神性来对抗自己堕落的本性，我们并不拥有基督的神性。
（校对者注：所以，基督若不是运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方式和能力得胜试探，祂在世上的顺服就是毫无意义的，祂若以其神性在肉身之中达成顺服，那么这一顺服将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基督可以运用神性对抗试探，则任何试探对祂而言根本就不构成试探，也称不上是试探，经上说“上帝不能被恶试探。”（雅1:13）所以，基督若是以祂的神性得胜试探，则祂的一生既不能替人类赎罪，也不能作为人类顺服上帝的榜样——这正是这场试探对基督而言是如此严峻与痛苦的根源所在。）
问题是，倘若耶稣确实继承了亚当堕落后的本性，那么，祂为何没有像亚当的其他后裔那样必然犯罪呢？——因为祂自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同时，祂拥有全然降服的意志。试问，我们今天可否拥有这同样的能力，以使我们胜过一罪？是的！耶稣在战胜罪恶的生命历程中，并未动用祂的神性，而是凭藉我们每个人在悔乞讨重生时，皆可能获得的相同能力，度了圣洁得胜的一生。
基督在我们的本性中得胜
如果耶稣不是以和我们相同的本性战胜了撒但，那么我们又怎能从祂的得胜中获得鼓励呢？我们并不需要基督来向我们证明，亚当在堕落之前有能力胜过任何罪。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我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以我们如今这样的本性，仍然能够战胜罪！
撒但曾控告上帝，说祂要求受造的生灵去做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事。然而，对于堕落之人无法做到顺服的原因，罗马书8:3-4节中说得清清楚楚：“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罪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8:3-4）
（校对者注：大家注意，中文圣经罗马书8:3节的“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句，其中文翻译是不准确且是模糊的。它的KJV英文是“for sin,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中文直译应当是：“在肉体中，为罪定了罪。”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在肉身中证明了“罪是罪”。因为倘若一个拥有堕落本性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胜过罪，那么上帝对世人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罪就不能称之为罪。然而，基督以和我们相同的人性运用我们也可以拥有的能力战胜了罪，这样就证明人是可以胜过罪的，完全顺服也是可能的。所以，人若不肯顺服不肯离弃罪，就会被定罪，且是理所当然。）
我们可以通过提出几个问题来使这段经文便变得清晰起来。
第一个问题：律法因我们肉体的软弱，无法为我们做什么？它无法拯救我们。因为肉体软弱，我们无法遵守律法。于是上帝做了什么？祂差遣耶稣，在与我们相同的本性中完全遵守了律法。祂藉着在肉体中全然得胜罪，“将罪定罪”。
第二个问题：祂在肉体中的得胜，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使律法的义（律法公义的要求）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得胜使我们的得胜成为可能。
第三个问题：基督在肉体中的全然得胜，是如何使我们也能做到全然得胜的？是藉着悔改与重生。这一转变使我们的生命从随从肉体转向了随从圣灵。这样，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会藉着圣灵将胜过罪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
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揭示了坚持“基督具有堕落前的人性”这一观点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如果祂在肉身中战胜撒但的目的，是为了使律法公义的要求能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如果祂的得胜是在和我们不同的本性中取得的，祂的得胜又如何能帮助我们得胜呢？正是在此处，这种错谬的教义彻底地瓦解了因信称义与因信成圣之荣耀真理的核心。
因信称义，是基督将祂那无罪的生命和赎罪之死的果效，归算并传授给信祂之人。它包括称义与成圣两部分。祂将自己因完全顺服而有的义归与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这叫称义。而为要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祂不仅视我们为义，更亲自将胜过罪的能力赐下给我们——这即成圣。二者皆源于祂道成肉身的经历——以救主身份在世上所成就的一切。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既然称义只是将基督无罪的记录‘归算’给我们，那么祂以什么样的本性得胜了罪，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果真如此吗？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为了救赎堕落的人类，为此，祂必须“在肉体中为罪定罪”（罗8:3KJV直译）。一切源于堕落本性的罪，必须由祂来为之“定罪”，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征服那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并将其钉在十字架上。
正如约翰所宣告的，耶稣基督降世，作为上帝的羔羊，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约1:29）。然而，如果祂所取的人性中根本不存在犯罪的倾向，祂又如何能除去罪呢？更确切地说：祂若是取了未堕落的人性，其中并无犯罪的倾向，那么，祂又如何“在肉体为罪定罪”呢？很显然，这个“肉体”必然是指堕落后的肉体。
还记得吗？保罗不但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2:20）他还强调，我们要“受洗归入祂的死。”（罗6:3）祂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每个罪人都必须凭着信心，与基督一同经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并与他一同经历复活。但是，必须先有死，然后才有复活。所以，为了从死亡进入生命，我们每个人必须与那位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死。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死时，我们也在那里死了。这样，律法对我们所犯之罪的刑罚，就得到了满足和偿付。
那么，现在你是否从中看明，耶稣必须带着与我们相同的人性上十字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堕落的人性才能藉着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若非如此，便无法满足上帝的公义要求。要知道，上帝不仅要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还必须为我们堕落的人性而死——基督必须在十架上将那个堕落的人性完全交付，就像将祂的生命完全交付一样，只有这样，祂才能为我们成就完全的赎罪。否则，祂就代表不了我们，我们也就无法与祂联合，更无从“与祂同死”。救赎的必要前提就是：耶稣必须带着我们一样的人性，并以此为载体经历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建立起使我们称义与成圣的关键纽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成圣的前提。
与基督一同得胜
成圣并非单纯的记账或归算，而是上帝实实在在地将某种东西赐给我们。正如祂将祂的义归给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一样，如今祂也要藉着将成圣的能力赐予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那么，祂所赐下的成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亲身经历基督对罪的得胜。藉着信心，我们进入并支取祂在肉身中所经历的那一得胜的能力。换言之，祂能够、也愿意在我们里面藉着圣灵，活出祂当年在世为人时那同样的得胜的生命。祂要在我们身上重现祂那无罪的经历——这就是真正的成圣。
如果耶稣带着亚当未曾堕落的本性来到世上，以彰显无罪的生命，那么这种藉着未曾堕落的本性所彰显出来的无罪生命，又如何能在我们这带有堕落本性之人的身上重现呢？在亚当未堕落的本性中所获得的得胜经验，并不能使堕落本性中的人成圣。他们唯有借着与耶稣战胜罪恶时所用的相同能力，在堕落的本性中战胜罪恶，方能成圣。我们无法拥有亚当未堕落前的本性，倘若那正是耶稣战胜撒但的途径，那么祂便无法将这种能力赐予我们。但如果耶稣是在亚当后裔的堕落本性中战胜了撒但，我便能从祂那里获得这一得胜的经验。这种得胜是可加在我们的生命之上的，因它是在与我相同的本性中赢得的胜利。
若一种无罪的生活是在某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未堕落的人性中经历的，那么，它既无法归算于我们，也绝非我们能拥有。堕落的人性在今生不可能恢复成未堕落的状态，但基督以人子的身份在和我们毫无二致的肉身本性中获得的胜利，我们却可以经历并获得。
两种极端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印第安纳州一群自称拥有圣洁肉体的基督徒们的短暂历史，会对会我们颇具启发。大约在1900年，当地一群保守派基督徒沉迷于一个观念：认为耶稣是以亚当堕落前的本性活出了无罪的一生。
他们起初正确地相信，基督在肉身中的得胜经历，是可以藉着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的。但由于他们相信基督取的是亚当未堕落前的人性，于是他们开始教导说，堕落之人也可以活出亚当堕落前的那种纯洁的生命，这种狂热的信念使他们自以为能重现亚当未堕落前的绝对的圣洁和完美，但最终却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仅仅是该错误教导所引发之后果的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
接受“基督具有堕落前的人性”这一谬论所导致的另一个极端，恰与“圣洁肉体”的理论相反。他们断言：既然耶稣是藉着亚当堕落前的本性得胜，那么我们这带着亚当堕落后之本性的人，就绝无可能经历祂的得胜。基督也只能与我们分享祂自己所实际拥有的经验，而祂并未在我们堕落的本性中战胜罪，故此，他也无法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人不可能在堕落本性中像基督那样得胜。
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成圣”——这一美好而根基性的真理——是如何如何被贬低，又是如何从因信称义的经验中被剔除的。（校对者注：成对——也是因着信，是基督因我们的降服而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圣洁。）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原罪”的错谬教义所衍生出的另外两个谬论，其一是主张耶稣具有亚当未堕落前的人性，其二是否认耶稣能将祂得胜的经验传授给我们。
事实上，大多数原罪论者甚至不相信人在今生可以得胜一切罪。他们拒绝圣经中所一再强调的应许——拥有堕落本性的人可获得基督的得胜。不知何故，他们始终无法领悟、也无法接受圣经中屡次印证的属天奥秘，即“耶稣虽然取了人类堕落的本性，但却从未犯罪”的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亚当之罪的后果是如此之深地植于我们的人性中，以致于除非基督再来时人的肉体和本性被更新，否则便无得胜的可能。
活在无罪的生命中
我们是否很难相信，耶稣在堕落后的人性中竟然在33年半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着心思的绝对纯洁无罪？在一个堕落的本性中，即使靠着上帝的大能，又有谁能达到绝对纯洁的境地吗？
对此，圣经的回答十分明确：“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3-5）
这个应许乃是赐给一切犯罪之人的，只要他们愿意转向福音的拯救之能。人若犯了罪，就会因后天的犯罪，而养了后天的犯罪倾向。那么，既然带有后天犯罪倾向的罪人，都可以因这一应许而得胜。那么，我们蒙福的主——那位虽然带有先天的犯罪倾向，却绝无后天犯罪倾向的主，岂不更能依靠天父上帝所赐的力量，胜过一切罪吗？
(校对者注：事实上，人本性中的犯罪倾向，细究起来，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遗传而来的犯罪倾向，另一个是因后天不断犯罪，从而养成的后天的犯罪倾向。前者是导致我们犯罪的根本原因，而后者则可视为是一种犯罪的习惯或嗜好。对于后天的犯罪倾向，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比如：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经常发脾气，久而久之，在他的本性中就会养成一种爱发脾气的犯罪倾向。这就是后天养成的犯罪倾向。主耶稣后天并未犯过罪，因此也不具有后天的犯罪倾向。)
上帝的话语已经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获得基督得胜的经验，并拥有“基督的心”。祂在一个堕落的人性中得胜了一切罪，这正是你我得胜的确据。只要我们像祂那样全然倚靠天父，那么我们就能获得祂那样的得胜。
这也就意味着，在得胜罪恶的过程中，基督并不比我们拥有任何优势。祂以和我们相同的人性，运用我们同样可得获得的属灵兵器与仇敌争战，并且得了胜。当然，如果非要说祂在得胜罪的事上和我们有细微的不同，那就是，在祂的本性中，并无因后天犯罪而养成的后天的犯罪倾向。
我们能否效法耶稣完美无罪的一生？不能。我们都曾因放纵肉体，而使败坏的人性愈加堕落。我们不仅因违背上帝的律法，而招致了死亡的咒诅，我们更因为曾犯罪、与撒但合作而愈加败坏。但耶稣从未回应任何罪的试探，撒但在祂身上找不到一丝可乘之机。祂的一生是绝对完全完美的，因祂的一生，都以完全降服的心志与成圣的意志而活。祂从未犯下任何罪，也无需赎罪。
尽管我们无法达到基督那样绝无瑕疵的人生，但我们却可以靠着基督，在重生之后，竭力活出耶稣那圣洁的生命。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弃绝一切已知的罪，并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达至完美，心中不再怀恋任何罪。
那么，我们是否会因此就可以自夸说自己“无罪”呢？恰恰相反，我们越是亲近基督，就越是深感自己的不配。那些真正达到基督标准的人，往往是最后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们又怎能因此夸口呢？
在末世，上帝是否需要一群忠心顺服的子民，为祂作圣洁品格的见证？圣经揭示，宇宙间的善恶之争，其根源于可追溯至撒但最初妄图取代上帝统治宇宙的野心。他挑起叛乱，诱使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他诬陷上帝的品格，指控造物对受造生灵所提出的顺从要求，是不便理且是无法实现的。
要怎样证明撒但对上帝的指控是错的？唯有借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与见证——这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全能的造物主屈尊降卑，取了堕落之人的本性，在肉体本性的限制下，战胜了撒但一切的攻击。
倘若祂在战胜罪恶时，运用了任何人类所无法得着的力量，撒但便可以此为据，宣称世人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所提出的顺从要求——即遵守祂的十诫律法。然而，在十字架上，耶稣向全宇宙显明：撒但错了。祂以血肉之躯证明：即或受困于堕落后有犯罪倾向的软弱人性，任何都仍然可以在完全倚靠天父大能的情况下，做到全然顺服与圣洁。
当基督的品格在那群经历世界末时“哈米吉多顿”之烈火般的患难与试炼、却始终坚守信仰以致得胜的余民身上重现时，上帝的公义便会最终得以显明。即使在撒但屈膝承认上帝的公义、在他和他的追随者尝尽罪恶的刑罚且被从宇宙间除灭之时，那十四万四千人仍将继续为上帝国度的正直与尊荣作见证。
当未堕落之诸世界的生灵以及众圣徒聆听这些得胜者所唱之蒙救赎的新歌时，众口将同声说：“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7:12）
所以，不难理解，那群唱摩西与羔羊之歌的人，为何享有殊荣得以站在离上帝宝座最近之处，因为正是藉着他们的经历，上帝的品格才被最终全然显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原罪”——这一古老的谬误，是如何引发了一连串的错谬教义。以致与救赎相关的几项最核心的真理，均已出现了极其巧妙的赝品：耶稣完全的人性被否认，基督所赐的义被质疑，今生胜过罪的可能性更被斥为荒谬。所以，唯有认清这一根本性的谬误，我们才能避免随之而来的种种歪曲。愿上帝赐下智慧，使我们坚立在祂的圣言上，弃绝一切不植根于此的虚假教义。

